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外调，省内到
过临沂、青岛、济南、章丘、胶东一带，
省外去了山西、河北、河南等。外调，让
我对生活有了一种在家体会不到的感
受，也算一种财富吧!

外调最怕到村里去，因去村里往
往交通不便，尤其那年代，村里通公路
的极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一
年，我和单位的老陆到河北，为发展一
位同志入党，调查该同志的社会关系。
她的外祖父家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
交界的地方。

我们先去的县城，一进那个县城，
第一印象就是这地儿真穷。除政府大
院外，整个县城连个像样的建筑物也
没有，就是那条主街也窄窄的，脏脏
的，两旁的房子大都风雨飘摇般的破
烂不堪。我俩先到县组织部门换了到
该乡的介绍信，还要到该乡换信到要
去的村。一打听，县里虽有长途车通乡
里，一天就一趟，且已经过了发车时
间，一问，县城离该乡大约50里路。要
么住下，可时间就得拖长，要么走着
去，人路两生，边走边打听路，当天就
办不成事了。我俩当时一筹莫展。忽
然，旁边有热心人提醒说县城有出租
自行车的，就是贵点。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我本以为这
里忒穷哪会有租自行车的呢。按热心
人的指点，我俩找到出租自行车的地
方。5块钱一天，贵啊，可当时也只好这
样了。让他看过我们刚换到的县里证
明信，当时还没身份证。车主犹豫一下
说8块吧，我俩一愣，咋外地人就价高
呢，旋即误会解除，车主是个善良人，
他见我们是外省人又有县里证明信就
特意优惠，两辆车10块他收8块，他还
特意为我们选了两辆好车。并详细为
我们介绍了要去的路，我们要交押金，
他横竖不要，我们就出发了。

到了乡里，天已快黑了，我俩想乡
里可能没人了吧，介绍信估计来不及
换了。没想到，进了乡政府，一说来意，
乡里派的人还在专门等着我们。那同
志征求我俩意见，是先住下休息一下
明天到村里，还是现在就去村里。我俩
一对眼色道，先到村吧。也没换信，那
同志就陪我俩到村里去了。找人、写材
料、盖章等一应事都是乡里那位同志
帮着张罗的，很快事情就办妥了。大队
书记给我们煮的面条，虽然那面条是
黑面做的，但我当时感觉比家里做的
白面面条好吃多了。后来才知道，这是
他们那里招待客人的饭食，平时面里
都掺别的粗粮，不舍得吃净面的，那里
的人真实诚厚道。回乡的路上，我忍不
住问乡里的同志，乡里是怎么知道我
们要来的。他笑道，县上打来电话了，
并说，多晚也得等我们。我心里一阵感
动，那感动让我对这个社会一直心存
好感。

这是顺利的，再说个有意思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发展单位

一同事入党。我的这位同事家在青岛，
那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恰如刘姥姥
进大观园，眼都不够用啊。同去的老贾
带了一套旧扩音机，说是旧的，其实得
有八成新。他告诉我，他要通过那位同
事在青岛工作的弟弟买聚氯乙烯，这
属国家控制的商品，市面上不好买，同
事的弟弟答应给办，但需要一套扩音
器材交换，旧的也行。我们到了青岛办
完事后，去那同事家看望了她已退休
的父母。饭后，老贾回我们住的旅店去
了，我想找个书店看看，好像那是四方
机车车辆厂路，正走着，突然，有只手
把我的军帽抓下就跑，我一看，是个十
四五岁的孩子，浑身脏兮兮的，我想
撵，但没有撵，随他去吧。当时青岛抢
军帽成风，都是半大小子。回来后，我
还给青岛教育局写了一封信，提出应
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他们还给
我回了信。当年那个小孩如今也得五
十多岁了吧，不知他能不能看到这篇
文字。年轻人犯错，上帝都原谅，我也
原谅你了。

与7倍之敌白刃相见

钟家全系陕西人，1920年出生，初中
文化。他自幼聪明好学，在读书期间就向
往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八路军，多次
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45年5月初，在我滨海军区发动夏
季攻势的前三天，日军突然增兵山东，开
始大“扫荡”。7日，驻安东卫之千余日伪倾
巢出动，集中钢炮3门、迫击炮2门、重机枪
4挺及所有火器向我二十三团（因团长覃
士冕、政委王德贵习称“覃王”团）阵地疯
狂出击。坚守李家庄南北一线的该团一营
二连，在指导员钟家全等带领下奋不顾
身，前仆后继，向7倍于我之敌进行英勇顽
强的抗击。

战斗一开始，钟家全命令四班战士刘
成文投炸弹。他从一条沟里爬上一块菜
地，爬到离敌人十多米远的地方，突然把
准备好的炸弹猛烈地投到敌人头上、身
上，炸弹开了花，炸得鬼子也开了花。于
是，他又迅速地爬回来，就这样连续几回，
他投了40多颗炸弹，敌寇死伤20多人。战
斗打得异常激烈，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
情况下，指导员钟家全不断地鼓动大家。
当炊事员来送饭时，钟家全把挂包文件都
叫他带回去，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钟家全又向三排阵地走去。三排阵地
在二排右侧，那里是一片树林。打到下午
两点，竹林几乎被敌人的重机枪子弹全部
腰折，几排树木也被炮弹炸得只剩光秃秃
的枝杈。一阵疯狂炮击后，几百个鬼子、伪
军“呀呀”怪叫着冲上了三排阵地。三排活
着的人端起刺刀与敌展开搏斗。敌人一层
一层往上拥，渐渐地占领了整个阵地。

钟家全看到鬼子冲上了三排阵地，立
刻推开给他包扎伤口的卫生员，对连预备
队喊道：“五班、六班，跟我来！”五、六班闻
声端着刺刀跳出工事，跟着指导员往三排
阵地跑去。指导员边跑边对两个班长说：

“你们各带半个班，从两侧包抄上去，其余
的，跟我从中间冲。”看看接近三排阵地，

各带人马分头行事。指导员挥着驳壳枪冲
在前头，接连打倒两个敌人。

一个鬼子嗷嗷叫着，朝他冲过来。五
班副班长张万新挺起刺刀迎上前去，一个
防右刺，把鬼子的刺刀拨开，跟着一个直
刺，把鬼子一枪刺倒。钟家全把驳壳枪往
腰里一插，捡起鬼子的“三八”大盖，与另
外一个鬼子对刺起来。张万新看指导员胳
膊受了伤，怕他吃了亏，便背靠着指导员
和敌人拼刺。

钟家全将面前的鬼子刺倒后听到后
面响动，赶紧回身。看到鬼子正从张万新
后背上往外拔刺刀，他大叫一声：“杀！”将
刺刀斜刺进鬼子的胸膛。

6次负伤不下火线

鬼子吃不住夹攻，倒退着往后撤。钟
家全朝战士们大声喊道：“赶快扔手榴
弹！”跟着飞过去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炸得
东倒西歪，抱头鼠窜。

敌人攻不动三排阵地，便集中炮火对
二排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一百多个鬼子趁
着烟雾冲了上来，占领了二、三排接合部
的一所大瓦房。二排长李宝贵刚想喊射击
投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哪里还有子
弹呢，机枪射手的弹夹里，也只有5发子
弹，急得眼珠子里直冒火星子。

此时，钟指导员脚踏在一块碑基上，
厉声喊道：“李宝贵！”

“有！”
“撤！”
“是！”李宝贵含着眼泪，深情地看着

指导员，然后掉转身去，带着战士们朝南
跑去。敌人呼喊着冲向坟地，指导员和连
部的同志朝敌人射击。两个通信员接连被
敌人打倒。指导员看看身后的二排已经跑
远，便朝卫生员小张说：“咱们也撤！”

小张正和指导员交替掩护着往下撤，
一颗子弹打过来，指导员扑通一声倒在地
上。小张跑过来一看，指导员的腿部负了
重伤，连忙上去拉指导员。

指导员看到鬼子已到跟前，连忙对小
张说：“你快走！”

小张不干，要扶指导员走。指导员只
好下死命令：“小张你快走，我命令你！”小
张看看指导员，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小张跑去不远，就听到背后枪声稀下
来，连忙趴到一个沟坎里朝坟包上看。他
看到两个鬼子已经冲到指导员跟前，指导
员端起驳壳枪，“砰砰”两枪，把两个鬼子
打倒在地。接着又掉转枪口，将最后一发
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

就这样，钟家全这位二连战士敬爱的
指导员，为党、为革命、为祖国流尽了最后
一滴血！

在这次保卫战中，二连指战员在指导
员钟家全等率领下，在两夜一天的激战
中，7次反冲锋出击，3次白刃格斗，打退了
敌人16次进攻。

1945年7月7日，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
渠、政治委员唐亮、副司令员万毅、政治部
主任刘兴元等签署嘉奖令，命名二十三团
一营二连为“安东卫连”，授予“顽强制敌”
锦旗一面，并追奖连指导员钟家全同志为
战斗英雄。

钟家全：顽强制敌的英雄连指导员

外调
□庞洪锋

我与梁启超家人的邻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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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
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
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
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
宁。

1940年，我出生在芙蓉街50号，全家租
了房东张允恒家的四合院。站在院落后门
南瞧王府池子，北眺起凤桥，“家家泉水，户
户垂杨”正是对这条老街的真实写照。直
至建国后父亲到了省府工作，我家搬到了
省府第四宿舍居住。在省直机关工作的梁
思宁一家也住那里，我们两家关系甚好，
我母亲又善于搞好邻里关系，两家孩子都
比较多，经常在一起玩耍。听她家孩子说，
小学历史课本上的那张光头像是他的姥
爷，我们小孩子怎么也不相信，认为是瞎
说开玩笑，课本上还能有你的姥爷！非要
弄个明白不行，就去问了大人，果然是真
的。梁思宁家有一保姆，除了看管孩子，还
照顾她的婆婆直至去世，日常操持着全部
家务，孩子们很听保姆的话，孩子们称呼
她“娘娘”。

1959年我由济南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
作，经常去西单手帕胡同33号拜望梁启超
夫人王桂荃。老人家思想进步，家里订有

《人民日报》，每天看书看报，思维敏捷。她
经常勉励我要学好专业技术，刚踏入社会
一定要好好工作，多向老师傅学习；工作中
要勤快，生活上要简朴，团结好同事，与人
友善相处。对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话。她家
的保姆说王桂荃老人掌握着家庭经济，许

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腿脚灵活，身体挺
好，精神矍铄！还经常去附近的西单看戏看
电影，家里还有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非
常难得的。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她让我去
天津时看看她捐献给国家的房屋是否安
好。

去她家的次数多了，就变得熟悉而亲
切，交流也多起来。家里的墙上挂的大幅照
片是其小儿子梁思礼，当时是“两杠四星”
大校军衔，建国后由美国回国，著名的火箭
控制系统专家。家人出出进进，都是高级干
部或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待人彬彬有礼，对
当时二十出头的我热情打招呼，让我受宠
若惊！每次去她家，老人家都要留我吃饭。
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紧缺，油肉凭票供应，
留下吃饭多不好意思！但老人家再三留
我，她是四川人，还专门嘱咐保姆做菜不
要放辣椒。她们是用“文明碗”，时值小伙
的我，用惯了大碗，嫌碗太小，又不好意思
一碗接一碗地吃。但老人家说小伙子饭量
大，一定要吃饱！我留下的粮票老人家坚决
不收。

每到回济南过春节之前，我都要去老人
家里取些东西捎带给她女儿梁思宁。我回北
京时再给老人家带点家乡特产，以表谢意。
1963年，我回济南过春节，老人家捎给女儿一
百元钱，另外给我十元带回家过春节，就这
样连续四个春节直到1966年共资助了我四十
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1963年6月，
正值我回济南休探亲假，恰巧老人家由北京
到济南女儿梁思宁家，还到了住同院的我家

探视，并带来一些北京特产。这次济南之行，
老人家还去游览了泰山，这也是她最后一次
来济南。

1965年，梁思宁的丈夫章柯同志担任
山东省科委领导，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
科委所在地，从此我们两家就分开了，但是
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我家人口多
生活吃紧时，我弟弟就到梁思宁家借钱。梁
思宁在借钱之外还会给两毛钱乘公交车的
路费，但弟弟为省下两角钱总是徒步回家。
当我家去还钱时，梁思宁说：“不用急！”章
柯说：“不能要利息！”

次年，我父亲调至山东煤矿学院（现
山东科技大学）工作，我家搬至科大家属
宿舍。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批斗

“当权派”，章柯、梁思宁夫妇也未能逃过
一劫！他们家雇保姆也成为一大“罪状”，
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家保姆跑到我家避
难。后来老保姆生病住院，梁思宁及其子
女每天守护在病房，喂水喂饭，洗脸擦
澡。保姆病故后，他们作为亲人料理后
事，兑现了梁思宁将保姆养老送终的承
诺。

1967年，“文革”正值高潮，我在北京去
看望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家里被抄，完全
破败。老人躺在院落门房小黑屋里一块木
板上，地上放一个热水瓶，凳子上放一个干
巴烧饼，老人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你快
走吧！红卫兵来了！”我含泪告别，目睹了老
人家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次年老人离世，
终年八十二岁。

1945年7月7日，我滨海军区司令部发布命令，追认在日照县安东卫（今日照市岚山区）保卫战中壮烈
牺牲的滨海军区第二十三团一营二连指导员钟家全同志为战斗英雄。他在此次保卫战中，率领全连指战
员战胜了7倍于我的日伪军，6次负伤不下火线，7次反冲锋出击，3次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16次进攻，最终
以身殉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刘树林

【民间记忆】

□辛崇法

战斗英雄钟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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